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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不断、军阀混战，严重破坏经济发展，民生凋敝。潍县电
灯公司取得执照的第二年开始向中国实业银行借款，因严重亏损，
后直接抵押给该银行，命悬一线。而因为厂设备老旧发电量不足、
选址问题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经营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积重难返，
后改组为潍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潍县电灯公司创建始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潍县一带
天灾不断。据史料记载，1921年春
季，潍县大旱，春播推迟，麦苗多
枯死，秋季飞蝗过境，庄稼被吃
光，农业歉收。1926年8月，益都
县东部降雹，冰雹大如枣，约半小
时，黄烟绝产，高粱、谷子减产六
成。历尽波折创建的潍县电灯公司
在1923年10月开灯营业后，潍县的
区域经济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与风险。
  此时，潍县正处于自然经济逐
渐瓦解、农产品被运往国外的转型
期。商品性农业如棉花、烟草等有
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外国资本以潍
县为据点，大量收购中国的农产品
运往国外，使得潍坊区域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
但受封建势力盘剥和外国资本主义
的经济侵略，大量农民、手工业者
和小商贩破产失业，农村凋敝，农
民日趋贫困，自然经济逐渐瓦解，
形成了经济畸形发展的局面。另
外，国内政治不稳定，战火纷起，
导致交通受阻……这些严重破坏商
业、影响地域经济。直奉战争期
间，奉系军队入关南下，占领津浦
全线直至上海；山东军务督办张宗
昌欲向南扩张势力，在张作霖支持
下攻入上海。孙传芳率浙、闽、苏
等五省联军发起反击，奉系大败，
张宗昌亦退回山东。军阀混战殃及
山东。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中断，
外运渠道受阻，不仅烟价等经济商
品价格大跌，且大量农产品压在农
民手中，处在产业链条最底端的农
民无辜遭受牵连。
  地域经济的不景气，导致潍县
电灯公司创设人原先乐观的盈利预
期与残酷的经济现实的巨大反差，
潍县电灯公司在取得执照的第二
年，经理马丹铭开始向中国实业银
行借款，维持电灯公司运行，企业
步入严重的亏损状态。1927年冬
天，官方将潍县电灯公司抵押给中
国实业银行，济南中国实业银行作
为资本投资者，仅接收潍县电灯公
司的机器等，对于公司以前的卷宗
概未移交，潍县电灯公司此时尚有
市值75000元，但对外负债40000
元，潍县电灯公司系中国实业银行
独资经营，属于济南中国实业银行
管理，作为金融资本，中国实业银
行只管分红，不参与日常经营，被
中国实业银行收入囊中的潍县电灯
公司命悬一线。

军阀混战经济凋敝

电灯公司亏损抵押

  直到1930年，此时的潍县电灯公
司尚用德国制造的火管式锅炉和火车
头式蒸汽机，发电机是德国西门子生
产的，发电机每分钟750转，电压
2300伏，发电总容量为75千伏安，按
照中央建设委员会电气事业取缔条例
的规定，潍县电灯公司应属于第4
等。经过多年运行，设备陈旧导致气
压不足，引擎旋转数不足，致使发电
机不能每分钟同转750转，因此发电
量不足，根据表计最高电压为1500
伏，发电总量为60千伏安。
  公司配电板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出

品，坚固耐用，装置电压电流表、保
险油开关、电度表等件，生产时需要
有人专门管理。
  公司的变压器容量为106千伏
安，架空高压线分为两路，一路经城
里至潍县东关，另一路往火车站，所
有线路都是三相三线，用高32尺及28
尺两种木杆架空，公司拥有杆数总数
为340根，架空线路长约15公里。
  公司内设主任、会计、材料管理
员各1人，收费员、工人各3名，办公
室7间，材料室2间，工厂19间，工人
宿舍8间均同在一个院内。

  在潍县电灯公司进入实际运营
后，厂址设置不合理的弊端逐渐
显现。
  公司位于潍县南门外，距车站约
1公里多，距白浪河0.5公里，距离商
业繁盛的潍县东关约1公里。根据实
用性的最佳选址，潍县电灯公司应该
设于潍县县城与潍县东关之间，靠近
白浪河的西岸以方便取水，而潍县电
灯公司却设置在潍县南门之外。
  当时马惠阶或许认为，车站附近
可以因交通的便利而日渐发达，殊不
知，潍县车站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不
仅如此，水的问题与锅炉的寿命、机
器的马力、电量的多寡有密切的
关系。
  潍县电灯公司所用水系属硬水。
在公司创办之初，即在机器房旁用土
法掘有水井，所取水含石灰质甚重，
加入锅炉大约一个月，火管外即填满
水锈，必须要人工取出刷洗不可。锅
炉虽然每月洗刷一次，但受到硬水侵

蚀减少发电量，降低生产效率。
  于是公司在距离原井外，重新挖
掘新井一口，却不料依然含石灰质甚
重，对锅炉损伤一如往昔，因此每年
仅更换水管的修理费要花费1000余
元。如果采用白浪河中的淡水，可以
解决维修锅炉的后患，或者继续向下
挖掘原有的旧井，直至挖出淡水，也
可以免除锅炉维修的折损。但是，用
白浪河水要购买设备，深掘井也要财
务费用。中国实业银行的管理以谋利
为主旨，从没有长远谋划，导致日复
一日，累计在一起产生巨大的本可以
避免的损耗。
  潍县电灯公司专业技术人员能力
不足，选用的生产用燃料来自坊子炭
矿厂出产的烟煤，该煤性质不良，渣
滓甚多，且极易粘接成块，不利于生
产；有时会因为火力过猛洞穿铁管，
则需要停产另换新管才能继续生产，
每年耗于此项费用约在500元，长此
以往，是一笔不菲的额外开支。

  虽然潍县电灯公司新换经
理、江苏江都人王学良对于电
学素有研究，但公司每年支付
巨额利息，财务费用过高；包
灯价格不合理，存在价格过低
的问题；公司采用永不封口式
的电度表，任何人可随意开
启，导致窃电者增多，即使查
获也不能更换；公司职工待遇
低，又没有股权激励，职工队
伍不稳定。
  此外，潍县电灯公司的电
杆没有显明的编号标志；没有
按照规定配置经过校验的5安
培及超过5安培的电度表；根
据建设委员会电气事业取缔条
例第64条规定“电气事业非提
存折旧准备金后，不得分配股
息及红利”，潍县电灯公司对
于股息每年抽取1万余元，对
于机器折旧丝毫不存，严重违
背国家法令。

负债四万余元

申请公司改组
  长期积累的问题难以处
置，导致潍县电灯公司每年电
费收入21000元，支出却达到
38000元，负债4万余元无法核
销，且债款均从中国实业银行
借用，利息甚大。长此以往，
潍县电灯公司势必倒闭。
  直面潍县电灯公司积重难
返的局面，中国实业银行只得
在社会招股维持运营，1935年
1月30日，由南京娃娃桥陈卓
甫、上海西摩路刘子树、上海
陶而菲斯路四合里沈蕴石、上
海大通路祥鑫里金采生各出资
3万元，上海巨籁达路孙履
安、北平报子街田泽生各出资
2万元，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单
余围、安徽黟县北区土都卢村
卢应齐、青岛中国实业银行任
筱珊、上海艾而近路实业里徐
少甫各出资1万元，共计资本
20万元，以“便利商民”为宗
旨，在潍县县长厉文礼的支持
下，呈报交通部等主管部门，
将潍县电灯公司改组为潍县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立案、
注册，潍县电灯公司就此永远
退出历史舞台。

经营管理不善

存在诸多问题

运行多年设备陈旧 致使发电量不足

厂址设置不合理 各项损耗开支较大

潍县电灯公司内机器设备。


